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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代序） 

我們自己有多荒謬， 
世界就有多麼荒謬

  

在這本《乘客與創造者─韓松中短篇科幻小說選》成書之

際，中和出版編輯與韓松先生就作品理念、寫作風格與特點等做了

簡短的對話，希望有助讀者在翻開這本小說選集之際，對韓松先生

和他精彩的作品有更多的了解。

中和編輯：我們常看到的科幻故事，或是建基於幻想出來的高

科技，或是建基於某種新的社會形態，但故事本身讀起來還是現實

的。您的小說，本身則是「超現實」的。你對自己筆下的小說世界

是怎樣的界定？

韓松：大多數人沉迷日常的現實，忙碌於早九晚五的生活，卻

很難產生質疑。但實際上這一切並不一定是真實的。我們僅僅被賦

予了一種「習慣」或者「生存的習慣」。所謂的「超現實」，則是用

一種未來或者他者的視角，來重新觀察這慣常和熟悉的生存狀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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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發現被隱藏起來的另一些方面。小說僅僅是做這件事的一種方便

方式，它更像是在記錄，把未來的他者所觀察到的情況，按照陌生

化的樣式記錄下來。不過，也很難說這層記錄，就反映了真實。真

實有可能並不存在。小說世界也僅僅是主觀的投射。我們自己有多

荒謬，世界就有多麼荒謬。

中和編輯：您曾說過，現實比科幻更科幻，這是你選擇用超現

實的角度去寫作的原因嗎？或只是原因之一？

韓松：用科幻來形容現實，已成為觀察這個時代的一種方式。

我們的存在，不僅僅是魔幻─它是可以隨便臆造的，而更是科

幻，也就是說，不再可以隨便臆造，而要把自己的人生建構在理

性、實驗、技術、知識的框架以內，這正是全球化以及工業革命帶

來的一種結果，加上技術的飛速變革，未來時刻入侵現實，所有人

都生活在科幻般的畫面中，成為新的囚徒。超現實的角度，只是讓

人更加悲哀地看清這幸福中的囚徒的處境，卻並沒有解決的辦法。

中和編輯：讀者評論常會說到您小說中的「卡夫卡的味道」，

您怎樣看待這種評論？

韓松：卡夫卡是偉大的作家，他塑造的變形者，還有城堡的闖

入者，還有被審判者，都是一些英雄，這代表了卡夫卡式的反抗，

他是敢說的。在他那個時代，還是可以這麼做的。我們這個時代，

因為在無處不在的傳感器和人臉識別的管控下，加上隨時可能被基

因編輯而消除你的「疾病」，於是存在着表達的困難和羞恥，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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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對自己言語的不自信和自責。我做不了卡夫卡。我最多只能做

卡夫卡筆下的甲蟲，卻僅僅是一個甲蟲，不是變來的，而是本身如

此。可能是一台大機器從一開始就造出來的，沒辦法選擇。

中和編輯：您在一篇關於娥蘇拉．勒瑰恩的文章中說到：「勒

瑰恩創造了另一種科幻的寫法……它講的是，『假如事情這樣發展

下去，那麼就可能會發生甚麼』……她接着說，所幸的是，儘管推

測性是科幻的一個元素，但它並不代表這套玩法的所有路數。它太

理性和太簡淺了，不能讓作者及讀者那充滿想像的大腦獲得足夠滿

足。多樣性才是生活的最刺激的調料。」如果借用這段話來說，推

測性元素，或是多樣性的刺激，哪一者更符合您的創作？

韓松：利用科幻小說進行推測，遙想不太遠或稍遠的未來，

這的確是有趣的事情，再加上擁有一些知識、邏輯和方法，有時

往往可能「預言」出將會實際發生的事情，就像算命師一樣，這也

能讓讀者愉悅或震驚。不過科幻不僅僅是推測出一種可能發生的未

來場景，它更多還是描述不確定性，讓讀者置身於對於未知的恐懼

之中，使他們面對種種可以選擇的明天，而陷入一種難以選擇的境

地，這或許便是科幻這種遊戲能帶來的刺激。這兩種元素，都曾存

在於我的創作中。而我更偏好於後者，這也是因為這個飛滿了「黑

天鵝」的世界是越來越無法推測的，算命師正在紛紛失業。

中和編輯：在您的作品中，會出現一些看起來奇特的表達，例

如：「我的心臟在舌頭上走着芭蕾」（《乘客與創造者》），有的甚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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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被讀者視為矛盾、不合常理的，例如「死魚一樣合上眼睛」（《乘

客與創造者》）。這種文體是有意識形成的嗎？是否可以說是您作品

的一種風格要素？

韓松：這些只是一些拙劣的描述，但它們比較真實地反映出我

當時實際看到的，卻不一定是眼睛看到的真實，而是內心的糾結。

有一段時間，我描述主人公的窘境，總是反覆地寫他會小便失禁，

這也被評論為一種文學上的拙劣描寫，但在我那裡，他真是別無選

擇，這樣的反覆遺尿，才是最恐怖的。我無法控制不去把各種意象

蠢笨地黏合在一起並滑稽地展現出來，這有時會使得讀者厭倦乃至

受到傷害，但它們僅僅是我內心經歷的那一瞬間的世界的投射，反

映的無非是我意識深處的蒼白和乏力。這不是我自己能改變的，而

是有力量強加的。所以這不是一種風格，而更可歸於時代的強迫症。

中和編輯：在閱讀您的小說時，一些讀者感到困惑，一些讀者

很着迷，你是否有意去形成一種個人風格的「美學」？

韓松：美學是很難去描述的。美並沒有標準。在一隻蝴蝶面

前，有人感到華麗，而有人則體會到了恐懼。這並無法去有意形

成。至於是會給讀者帶來傷害，或是讓他們感到興奮，這都不是我

能夠控制和把握的，也無意去做這樣的事情。科幻作者唯一要做

的，只是把他看到的陌生和疏離，盡可能具體而形象地記錄下來。

在這近乎被動的過程中，他並不能主觀地去想到任何美的表達。那

是傳統的文學家做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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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和編輯：這次在香港推出的繁體版選集，這些篇目中最多的

是寫作於千禧年之後幾年間的，從八十年代至今三十多年的寫作，

您的創作，從內部和外部來說各有些甚麼變化？

韓松：從一九八二年發表第一篇科幻小說算起，的確很多年過

去了，這在宇宙的長河中僅僅是一瞬間，而我的身體的細胞卻已經

完成了重大的更替，我不再是三十年前的同一個人了，因此作品的

內在和外在，它也必然而發生變化，因為不再是同一人所寫的了。

但同時又由於所有的事情統統發生在一瞬間，所以它也難以擺脫無

法產生根本性變化的命運。我所能體會到的改變僅僅是，或許更悲

觀了─對現實，對未來，也對自己。技術的進步和生活的改善，

都並不必然帶來本質上更樂觀的想法。



宇宙墓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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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篇

我十歲那年，父親認為我可以適應宇宙航行了。那次我們一傢伙

去了獵戶座，乘的當然是星際旅遊公司的班船。不料在返航途中，飛

船出了故障，我們只得勉強飛到火星着陸，等待另一艘飛船來接大家

回地球。

我們着陸的地點，靠近火星北極冠。記得當時大家都心情焦躁，

船員便讓乘客換上宇航服出外散步。降落點四周散佈着許多舊時代人

類遺址，船長說，那是宇宙大開發時代留下的。我清楚地記得，我們

在一段幾公里長的金屬牆前停留了很久，跟着牆後面出現了意想不到

的場面。

現在我們知道那些東西就叫墓碑了。但當時我僅僅被它們森然的

氣勢鎮住，一時裹足不前。那是一片遼闊的平原，地面顯然經過人工



宇

宙

墓

碑

 

9  

平整。大大小小的方碑猶如雨後春筍一般鑽出地面，有着同一的黑色

調子，煥發出寒意，與火紅色的大地映襯，着實奇異非常。火星的天

空擲出無數雨點般的星星，神秘得很。我少年之心忽然悠動起來。

大人們卻都變了臉色，不住地面面相覷。

我們在這個太陽系中數一數二的大墳場邊緣只停留了片刻，便匆

匆回到船艙。大家表情嚴肅而不祥，並且有一種後悔的神態，彷彿是

看到了甚麼不該看的東西。我便不敢說話，卻無緣無故有些興奮。

終於有一艘新的飛船來接我們。它從火星上起動時，我悄聲問

父親：

「那是甚麼？」

「哪是甚麼？」他仍愣着。

「那牆後面的呀！」

「他們……是死去的太空人。他們那個時代，宇宙航行比我們困

難一些。」

我對死亡的概念，很早就有了感性認識，大約就始於此時。我無

法理解大人們剎那間神態為甚麼會改變，為甚麼他們在火星墳場邊一

下感情複雜起來。死亡給我的印象，是跟燦爛的舊時代遺址緊密相連

的，它是火星瑰麗景色的一部分，對少年的我擁有絕對的魅力。

十五年後，我帶着女朋友去月球旅遊。「那裡有一個未開發的旅

遊區，你將會看到宇宙中最不可思議的事物！」我又比又畫，心中卻

另有打算。事實上，背着阿羽，我早跑遍了太陽系中的大小墳場。我

佇立着看那些墓碑，達到入癡入迷的地步。它們靜謐而荒涼的美跟寂

寞的星球世界吻合得那麼融洽，而墓碑本身也確是那個時代的傑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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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得承認，兒時的那次經歷對我心理的影響是微妙而深遠的。

我和阿羽在月球一個僻靜的降落場離船，然後悄悄向這個星球的

腹地走去。沒有交通工具，沒有人煙。阿羽越來越緊地攥住我的手，

而我則一遍遍翻看那些自繪的月面圖。

「到了，就是這兒。」

我們來得正是時候，地球正從月平線上冉冉升起，墓群沐在幻覺

般的輝光中，彷彿在微微顫動，正紛紛醒來。這裡距最近的降落場有

一百五十公里。我感到阿羽貼着我的身體在劇烈戰慄。她目瞪口呆望

着那幽靈般的地球和其下生機勃勃的墳場。

「我們還是走吧。」她輕聲說。

「好不容易來，幹嘛想走呢？你別看現在這兒死寂一片，當年可

是最熱鬧的地方呢！」

「我害怕。」

「別害怕。人類開發宇宙，便是從月球開始的。宇宙中最大的墳

場都在太陽系，我們應該驕傲才是。」

「現在只有我們兩人光顧這兒，那些死人知道麼？」

「月球，還有火星、水星……都被廢棄了。不過，你聽，宇宙飛

船的隆隆聲正震撼着幾千光年外的某個無名星球呢！死去的太空人地

下有靈，定會欣慰的。」

「你幹嘛要帶我來這兒呢？」

這個問題使我不知怎麼回答才好。為甚麼一定要帶上女朋友萬里

迢迢來欣賞異星墳塋？出了事該怎麼交代？這確是我沒有認真思考過

的問題。如果我要告訴阿羽，此行原是為了尋找宇宙中愛和死永恆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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織與對立的主題和情調，那麼她必定會以為我瘋了。也許我可以用寫

作論文來作解釋，而且我的確在搜集有關宇宙墓碑的材料。我可以告

訴阿羽，舊時代宇航員都遵守一條不成文的習俗，即絕不與同行結

婚。在這兒的墳塋中你絕對找不到一座夫妻合葬墓。我要求助於女人

的現場靈感來幫助我解答此謎嗎？但我卻沉默起來。我只覺得我和阿

羽的身影成了無數墓碑中默默無言的兩尊。這樣下去很醉人。我希望

阿羽能悟道，但她卻只是緊張而癡傻地望着我。

「你看我很奇怪吧？」半晌，我問。

「你不是一個平常的人。」

回地球後阿羽大病一場，我以為這跟月球之旅有些關係，很是內

疚。在照料她的期間，我只得中斷對宇宙墓碑的研究。這樣，一直到

她稍微好轉。

我對舊時代植墓於群星的風俗抱有極大興趣，曾使父親深感不

安。墓碑嗎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現代人幾乎已把它淡忘，就像人

們一股腦把太陽系的姊妹行星扔在一旁，而去憧憬宇宙深處的奇景一

樣。然而我卻下意識體會到，這裡有一層表象。我無法迴避在我查

閱資料時，父親陰鬱地注視我的眼光。每到這時我就想起兒時那一

幕，大人們在墳場旁神情怪異起來，彷彿心靈中某種深沉的東西被觸

動了。現代人絕對不舊事重提，尤其是有關古代死亡的太空人。但他

們並沒從心底忘掉他們，這我知道，因為他們每碰上這個問題時，總

是小心翼翼繞着圈子，敏感得有些過分。這種態度滲透到整個文化體

系中，便是歷史的虛無主義。忙碌於現時的瞬間，是現代人的特點。

或許大家認為昔日並不重要？或僅是無暇回顧？我沒有能力去探討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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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可能暗含的文化背景。我自己也並不是個歷史主義者。墓碑使我執

迷，在於它給我的一種感覺，類似於詩意。它們既存在於我們這個活

生生的世界之中，又置身在它之外，偶爾才會有人光臨其境，更多的

時間裡它們保持緘默，旁若無人沉湎於它們所屬的時代。這就是宇宙

墓碑的醉人之處。每當我以這種心境琢磨它們時，薊教授便警告我

說，這必將墮入邊界，我們的責任在於復原歷史，而不是為個人興趣

所驅，我們要使現時代庸俗的人們重新認識到其祖先開發宇宙的偉大

與艱辛。

薊教授的蒼蒼白髮常使我無言以對，但在有關墓碑風俗的學術問

題上，我們卻可以爭個不休。在阿羽病情好轉後，我與教授會面時又

談到了墓碑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問題，即該風俗忽然消失在宇宙中的現

象之謎。

「我還是不同意您的觀點。在這個問題上，我一直是反對您的。」

「年輕人，你找到甚麼新證據了嗎？」

「目前還沒有，不過……」

「不用說了。我早就告誡過你，你的研究方法不大對頭。」

「我相信現場直覺。故紙堆已不能告訴我們更多的信息，資料太

少。您應該離開地球到各處走一走。」

「老頭子可不能跟年輕人比啊，他們太固執己見了。」

「也許您是對的，但是……」

「知道新發現的天鵝座α星墓葬嗎？」

「無名之墳，僅鐫有年代。它的發現將墓碑風俗史的下限推後了

五十年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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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技術決定論者的《行星宣言》就是在那前

後不久發表的。墓碑風俗的消失跟這沒有關係嗎？」

「您認為是一種文化規範的興起替代了舊的文化規範？」

「我推測我們不能找到年代更晚的墓葬了。技術決定論者一登

台，墓碑風俗便神秘地隱遁在了宇宙中。」

「您不覺得太突然了嗎？」

「恰恰如此，才能解釋時間上的巧合。」

「……也許有別的原因。那時技術決定論者還太弱，而墓葬制度

的存在已有數萬年歷史，宇宙墓碑也矗立上千年了。沒有東西能夠一

下子摧毀這麼強大的風俗。很簡單，它沉澱在古人心靈中，叫它集體

潛意識可以吧？」

薊教授攤了攤手。合成器這時將晚餐準備好了。吃飯時我才注意

到教授的手在微微顫抖。畢竟是二百多歲的人了。有一種複雜的情緒

在我心頭翻騰。死亡將奪去每一個人的生命，這可能是連技術決定論

者也永遠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。死後我們將以何種方式存在，仍然是

心靈深處悄悄猜度着的。宇宙中林立的墓碑展示出舊時代的人類早就

在探尋這個答案，或許他們已經將心得和結論喻入墓塋？現代人不再

需要埋葬，他們讀不懂古墓碑文，也不屑一讀。人們跟其先輩相比，

難道產生了本質上的不同？

死是無法避免的，但我還是擔心薊教授過早謝世。這個世界上，

僅有極少數人在探討諸如宇宙墓碑這樣的歷史問題。他們默默無聞，

而常常是毫無結果地工作着，這使我憂心忡忡。

我不止一次凝神於眼前的全息照片，它就是薊教授提到的那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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墳，它在天鵝座α星系中的位置是如此偏僻，以至於直到最近才被一

艘偶然路過的貨運飛船發現。墓碑學者普遍有一種看法，即這座墳在

向我們暗示着甚麼，但沒有一個人能夠猜出。

我常常被這座墳奇特的形象打動，從各個方面，它都比其他墓碑

更契合我的心境。一般而言，宇宙墓碑都群集着，形成浩大的墳場，

似乎非此不足以與異星的荒涼抗衡。而此墓卻孑然獨處，這是以往的

發現中絕無僅有的一例。它位於該星系中一顆極不起眼的小行星上，

這給我一種經過精心選擇的感覺。從墓址所在區域望去，實際上看不

見星系中最大的幾顆行星。每年這顆小行星都以近似彗星的橢圓軌道

繞天鵝座α運轉，當它走到遙遙無期的黑暗的遠日點附近時，我似乎

也感到了墓主寂寞厭世的心情。這一下便產生了一個突出的對比，即

我們看到，一般的宇宙墓群都很注意選擇雄偉風光的襯托，它們充分

利用從地平線上躍起的行星光環，或以數倍高於珠穆朗瑪峰的懸崖作

背景。因此即便從死人身上，也能體會到宇宙初拓時人類的豪邁氣

概。此墓卻一反常態。

這一點還可以從它的建築風格上找到證據。當時的築墓工藝講究

對稱的美學，墓體造得結實、沉重、宏大，充滿英雄主義的傲慢。水

星上巨型的金字塔和火星上巍然的方碑，都是這種流行模式的突出代

表。而在這一座孤寂的墳上，卻找不到點滴這方面的影子。它造得矮

小而卑瑣，但極輕的懸挑式結構，卻有意無意中使人覺得空間被分解

後又重新組合起來。我甚至覺得連時間都在墓穴中自由流動。這顯然

很出格。整座墓碑完全就地取材，由該小行星上富含的電閃石構成，

而當時流行的是從地球本土運來特種複合材料。這樣做十分浪費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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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們更關心浪漫。

另一點引起猜測的是墓主的身份。該墓除了鐫有營造年代外，並

無多餘着墨。常規做法是，必定要刻上死者姓名、身份、經歷、死亡

原因以及悼亡詞等。由此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假說。是甚麼特殊原因，

促使人們以這種不尋常的方式埋葬天鵝座α星系的死者？

由於墓主幾乎可以斷定為墓碑風俗結束的最後見證人，神秘性就

更大了。在這點上，一切解釋都無法自圓其說。因為似乎是這樣的，

即我們不得不對整個人類文化及其心態作出闡述。對於墓碑學者而

言，現時的各種條件鎖鏈般限制了他們。我倒是曾經計劃過親臨天鵝

座α星系，卻沒有人能夠為我提供這筆經費。這畢竟不同於太陽系內

旅行。而且不要忘了，世俗並不贊成我們。

後來我一直未能達成天鵝座α之旅，似乎是命裡注定。生活在發

生意想不到的變化，我個人也在不斷改變。在我一百歲時，剛好是薊

教授去世七十週年的忌日。我忽然想到這件事時，也就憶起了青年時

代和教授展開的那些有關宇宙墓碑的辯論。當初的墓碑學泰斗們也跟

先師一樣，早就形骸坦蕩了。追隨者們紛紛棄而它往。我半輩子研

究，略無建樹，夜半醒來常常捫心自問：何必如此耽迷於舊屍？先師

曾經預言，我一時為興趣所驅，將來必自食其果，竟然言中。我何曾

有過真正的歷史責任感呢？由此才帶來今日的困惑。人至百年，方有

大夢初醒之感，但我意識到，知天命恐怕是萬萬不能了。

我年輕時的女朋友阿羽，已成了我的妻子，如今是一個成天嘮叨

不休的中年婦女。她這大概是在將一生不幸怪罪於我。自從那次我帶

她參觀月球墳場後，她就受驚得了一種怪病。每年到我們登月的那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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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子，她便精神恍惚，整日囈語，四肢癱瘓。即便現代醫術，也無能

為力。每當我查閱墓碑資料，她便在一旁神情黯然，煩躁不安。這時

我便悄悄放下手中活計，步出戶外。天空一片晴朗，猶如七十年前。

我忽然意識到自己已有許多年沒離開地球了。餘下的日子，該是用來

和阿羽好好廝守了吧？

我的兒子築長年不回地球，他已在河外星系成了家，他本人是宇

宙飛船的船長，馳騁眾宇，忙得星塵滿身。我猜測他一定蒞臨過有古

墳場的星球，不知他作何感想？此事他從未當我面提起，而我也暗中

打定主意，絕不首先對他言說。想當初父親攜我，因飛船事故偶處火

星，我才得以目睹墓群，不覺欷歔。而今他老人家也已一百五十多

歲了。

由生到死這平凡的歷程，竟導致古人在宇宙各處修築了那樣宏偉

的墓碑，這個謎就留給時空去解吧。

這樣一想，我便不知不覺放棄了年輕時代的追求，過起了平靜的

日子。地球上的生活竟如此恬然，足以沖淡任何人的激情，這我以前

並未留意過。人們都在宇宙各處忙碌，很少有機會回來看一看這個曾

經養育他們而現在變得老氣橫秋的行星，而守舊的地球人也不大關心

宇宙深處驚天動地的變化。

那年築從天鵝座α回來時，我都沒意識到這個星球的名字有甚麼

特別之處。築因為河外星系引力的原因，長得奇怪的高大，是徹頭徹

尾的外星人，並且由於當地文化的熏染而沉默寡言。我們父子見面日

少，從來沒多的話說。有時我不得不這麼去想，我和阿羽僅僅是築存

在於世所臨時藉助的一種形式。其實這種觀點在現時宇宙中一點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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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得荒謬。

築給我斟酒，兩眼炯炯發光，今日卻奇怪地話多。我只得和他

應酬。

「心寧他還好？」心寧是孫子名。

「還好呢，他挺想爺爺的。」

「怎麼不帶他回來？」

「我也叫他來，可他受不了地球的氣候。上次來了，回去後生了

一身的疹子。」

「是嗎？以後不要帶他來了。」

我將一杯酒飲盡，發覺築正窺視我的臉色。

「父親，」他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動，「我有件事想問您。」

「講吧。」我疑惑地打量他。

「我是開飛船的，這麼些年來，跑遍了大大小小的星系。跟您在

地球上不同，我可是見多識廣。但至今為止，尚有一事不明了，常縈

繞心頭，這次特向您請教。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我知道您年輕時專門研究過宇宙墓碑，雖然您從沒告訴我，

可我還是知道了。我想問您的就是，宇宙墓碑使您着迷之處，究竟

何在？」

我站起身，走到窗邊，不使臉朝築。我沒想到築要問的是這個問

題。那東西，也撞進了築的心靈，正像它曾使父親和我的心靈蒙受巨

大不安一樣。難道舊時代人類真在此中藏匿了魔力，後人將永遠受其

陰魂侵擾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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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父親，我只是想隨便問問，沒有別的意思。」築囁嚅着，像個

小孩。

「對不起，築，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。嗬，為甚麼墓碑使我着

迷？我要是知道這個，早就在你很小的時候就告訴你一切一切跟墓碑

有關的事情了。可是，你知道，我沒有這麼做。那是個無底洞，築。」

我看見築低下了頭。他默然，似乎深悔自己的貿然。為了使他不

那麼窘迫，我壓制住情緒，回到桌邊，給他斟了一杯酒。然後我審視

他的雙目，像任何一個做父親的那樣充滿關懷地問道：

「築，告訴我，你到底看見了甚麼？」

「墓碑。大大小小的墓碑。」

「你肯定會看見它們。可是你以前並沒有想到要談這個嘛。」

「我還看見了人群。他們蜂擁到各個星球的墳場去。」

「你說甚麼？」

「宇宙大概發瘋了，人們都迷上了死人，僅在火星上，就停滿成

百上千艘飛船，都是奔墓碑來的。」

「此話當真？」

「所以我才要問您墓碑為何有此魅力。」

「他們要幹甚麼？」

「他們要掘墓！」

「為甚麼？」

「人們說，墳墓中埋藏着古代的秘密。」

「甚麼秘密？」

「生死之謎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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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！這不當真。古人築墓，可能純出於天真無知！」

「那我可不知道了。父親，你們都這麼說。您是搞墓碑的，您不

會跟兒子賣關子吧？」

「你要幹甚麼？要去掘墓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瘋子！他們沉睡一千年了。死人屬於過去的時代。誰能預料

後果？」

「可是我們屬於現時代啊，父親。我們要滿足自己的需求。」

「這是河外星系的邏輯嗎？我告訴你，墳墓裡除了屍骨，甚麼也

沒有！」

築的到來，使我感到地球之外正醞釀着一場變動。在我的熱情行

將冷卻時，人們卻以另外一種方式耽迷於我耽迷過的事物。築所說的

使我心神恍惚，一時作不出判斷。曾幾何時，我和阿羽在荒涼的月

面行走，拜謁無人光顧的陵寢，其冷清寂寥，一片窮荒，至今在我

們身心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。記得我對阿羽說過，那兒曾是熱鬧之

地。而今築告訴我，它又重將喧嘩不堪。這種週期性的逆轉，是預先

安排好的呢，還是誰在冥冥中操縱？繼宇宙大開發時代和技術決定論

時代後，新時代到來的預兆已經出現於眼前了麼？這使我充滿激動和

恐慌。

我彷彿又重回到幾十年前。無垠的墳場歷歷在目，籠罩在熟悉而

親切的氛圍中。碑就是墓，墓即為碑，洋溢着永恆的宿命感。

接下來我思考築話語中的內涵。我內心不得不承認他有合理之

處。墓碑之謎即生死之謎，所謂迷人之處，也即此吧，不會是舊人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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魄攝人。墓碑學者的激情與無奈也全出於此。其實是沒有人能淡忘墓

碑的。我又恍惚看見了技術決定論者緊繃的面孔。

然而掘墓這種方式是很奇特的，以往的墓碑學者怎麼也不會考慮

用此種手段。我的疑慮卻在於，如果古人真的將甚麼東西陪葬於墓

中，那麼，所有的墓碑學者就都失職了。而薊教授連悔恨的機會也

沒有。

在築離開家的當天，阿羽又發病了。我手忙腳亂找醫生。就在忙

得不可開交的當兒，我居然莫名其妙走了神。我忽然想起築說他是從

天鵝座α來的。這個名字我太熟悉了。我仍然保存着幾十年前在那兒

發現的人類最晚一座墳墓的全息照片。

下篇  

─錄自掘墓者在天鵝座α星系小行星墓葬中發現的手稿

我不希望這份手稿為後人所得，因為我實無譁眾取寵之意。在我

們這個時代，自傳式的東西多如牛毛。一個歷盡艱辛的船長大概會在

臨終前寫下自己的生平，正像遠古的帝王希望把自己的豐功偉績標榜

於後世。然而我卻無心為此。我平凡的職業和經歷都使我恥於吹噓。

我寫下這些文字，是為了打發臨死前的寂寞時光。並且，我一向喜歡

寫作。如果命運沒有使我成為一名宇宙營墓者的話，我極可能去寫科

幻小說。

今天是我進入墳墓的第一天。我選擇在這顆小行星上修築我的歸

宿之屋，是因為這裡清靜，遠離人世喧囂和飛船航線。我花了一個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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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獨力營造此墓。採集材料很費時間，並且着實辛苦。我們原來很少

就地取材─除了為那些特殊條件下的犧牲者。通常發生了這種情

況，地球無力將預製件送來，或者預製件不適合當地環境。這對於死

者及其親屬來說都是一件殘酷之事。但我一反傳統，是自有打算。

我也沒有像通常那樣，在墓碑上鐫上自己的履歷。那樣顯得很荒

唐，是不是？我一生一世為別人修了數不清的墳墓，我只為別人鐫上

他們的名字、身份和死因。

現在我就坐在這樣一座墳裡寫我的過去。我在墓頂安了一個太陽

能轉換裝置，用以照明和供暖。整個墓室剛好能容一人，非常舒適。

我就這麼不停地寫下去，直到我不能夠或不願意再寫。

我出生在地球。我的青年時代是在火星度過的。那時世界正被開

發宇宙的熱浪襲擊，每一個人都被捲了進去。我也急不可耐丟下自己

的愛好─文學，報考了火星宇宙航行專門學校。結果我被分在太空

搶險專業。

我們所學的課程中，有一門便是築墓工程學。它教導學員，如何

妥善而體面地埋葬死去的太空人，以及此舉的重大意義。

記得當時其他課程我都學得不是太好，唯有此課，常常得優。回

想起來，這大概跟我小時候便喜歡親手埋葬小動物有一些關係。我們

用三分之一的時間學習理論，其餘用於實踐。先是在校園中搞大量設

計和模型建造，爾後進行野外作業。記得我們通常在大峽谷附近修一

些小墓，然後轉移到平原地帶造些較大的。臨近畢業時我們進行了幾

次外星實習，一次飛向水星，一次去小行星帶，兩次去冥王星。

我們最後一次去冥王星時出了事。當時飛船攜帶了大量特種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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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準備在該行星嚴酷冰原條件下修一座大墓。飛船降落時遭到了流

星撞擊，死了兩個人。我們以為活動要取消了，但老師卻命令將演習

改為實戰。你今天要去冥王星，還能在赤道附近看見一座半球形大

墓，那裡面長眠的便是我的兩位同學。這是我第一次實際作業。由於

心慌意亂，墳墓造得一塌糊塗，現在想來還內疚不已。

畢業後我被分配到星際救險組織，在第三處供職。去了後才知道

第三處專管墳墓營造。

老實說，一開始我不願幹這個。我的理想是當一名飛船船長，要

不就去某座太空城或行星站工作。我的許多同學分配得比我要好。後

來經我手埋葬的幾位同學，都已征服了好幾個星系，中子星獎章得了

一大排。在把他們送進墳墓時，人們都肅立致敬，獨獨不會注意到站

在一邊的造墓人。

我沒想到在第三處一幹就是一輩子。

寫到這裡，我停下來喘口氣。我驚詫於自己對往事的清晰記憶。

這使我略感躊躇，因為有些事是該忘記的。也罷，還是寫下去再說。

我第一次被派去執行任務的地點是半人馬座α星系。這是一個具

有七個行星的太陽系。我們飛船降落在第四顆上面。當地官員神色嚴

肅而恭敬地迎接我們，說：「終於把你們盼來了。」

一共死了三名太空人。他們是在沒有防護的情況下遭到宇宙射線

的輻射而喪生的。我當時稍稍舒了一口氣，因為我本來做好了跟斷肢

殘臂打交道的思想準備。

這次第三處一共來了五個人。我們當下二話沒說便問當地官員有

甚麼要求。他們道：「由你們決定吧。你們是專家，難道我們還會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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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任麼？但最好把三人合葬一處。」

那一次是我繪的設計草圖。首次出行，頭兒便把這麼重要的任務

交給我，無疑有培養我的意思。此時我才發現我們要幹的是在半人馬

座α星系建起第一座墓碑。我開始回憶老師的教導和實習的程序。一

座成功的墓碑不在於它外表的美觀華麗，更主要的在於它透出的精神

內容。簡單來說，我們要搞出一座跟死者身份和時代氣息相吻合的

墳來。

最後的結果是設計成一個巨大的立方體，堅如磐石。它象徵宇航

員在宇宙中不可動搖的位置。其形狀給人以時空靜滯之感，有永恆的

態勢。死亡現場是一處無垠的平原，我們的墓碑矗立其間，四周一無

阻擋，只有天空湖泊般垂落。萬物線條明晰。墓碑唯一的缺憾是未能

詳盡表現出太空人的使命。但作為第一件獨立作品，它超越了我在校

時的水平。我們實際上僅用兩天便竣工了。材料都是地球上成批生產

的預製構件，只需把它們組合起來就成。

那天黎明時分，我們排成一排，靜靜站了好幾分鐘，向那剛落成

的大墳行注目禮。這是規矩。墓碑在這顆行星特有的藍霧中新鮮透

明，深沉持重。頭兒微微搖頭，這是讚歎的意思。我被驚呆了。我不

曾想到死亡這麼富有存在的個性，而這是經由我們幾人之手產生的。

墳塋將在悠悠天地間長存─我們的材料能保持數十億年不變形。

這時死者還未入棺。我們靜待更隆重的儀式的到來。在半人馬座

α星升上一臂高時，人們陸續來到了。他們裹着臃腫的服裝，戴着沉

重的頭盔，淹沒着自己的個性。這樣的人群顯示出的氣氛是特殊的，

肅穆中有一種駭人味道。實際上來者並不多，人類在這個行星上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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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數個中繼站。死了三個人，這已了不得。

我已經記不太清楚當時的場面了。我不敢說究竟是當地負責人致

悼詞在先，還是我們表示謝意在前。我也模糊了現場不斷播放的一支

樂曲的旋律，只記得它怪異而富有異星的陌生感，努力表達出一種雄

壯。後來則肯定有飛行器隆隆飛臨頭頂，盤旋良久，擲出鉑花。行星

的重力場微弱，鉑花在天空中飄蕩，經久不散，迴腸蕩氣。這時大家

拚命鼓掌。可是，是誰教給人們這一套儀式的呢？到最後，為甚麼要

由我們萬里迢迢來給死人築一座大墳？

送死者入墓是由我們營墓者來進行的。除頭兒外的四人都去抬

棺。這時現場的喧鬧才停下來。鉑花和飛行器無影無蹤了。在墓的西

方，也就是現在朝着太陽系的一方，開了一個小門洞。我們把三具棺

材逐次抬入，祝願他們能夠安息。然而就在這時我覺得不對頭了。但

當時我一句話也沒說。

返回地球的途中，我才問一位前輩：

「棺材怎麼這麼輕？好像學校實習用的道具一般。」

「噓！」他轉眼看看四周，「頭兒沒告訴你嗎？那裡面沒人呢！」

「不是輻射致死麼？」

「這種事情你以後會見慣不驚的。說是輻射致死，可連一塊人皮

都沒找到。騙騙α星而已。」

騙騙α星而已！這句話給我留下一生難忘的印象。我在職業生涯

中目睹了無數的神秘失蹤事件。我在半人馬座α星的經歷，比起我後

來遇到的事情，竟是小巫見大巫。

我的輝煌設計不過是一座衣冠塚！可好玩之處在於無人知曉那神




